
                福與音 
 
福音—優安致良(Eu-angelion Gk)，就是“福”(好)藉着
“使者”傳達給我們的信息(Evangelium Latin)—福是内
容，音是載體。為了正確的保存下來，並且傳達，必要經
過語文。Eu 是“好”的字根；angel 當然是信使。 

在現存的環境，有兩種可能情形—固有文化的社會，
或新進文化的社會。使徒們在第一世紀教會，是向希臘，
羅馬語文社會傳揚福音，他們有固有的文化，只必須對所
使用的語文裝備完善。另一種情況，是進入沒有自己語文
的社群，就必須為他們準備創制文字，才可傳達福音。 

在這裏，確立了“福”與“音”的關係—“福”，是
神賜給人的；“音”，是人間的語文；人類有天賦語文的
傳通功能，人得到救恩，可以團契分享，而傳播給別人。 

神使用使徒保羅，從亞洲把福音傳送至歐洲，結出豐
美的果子。歐洲的基督徒，又要把福音從西方再傳送囘東
方。有一雙希臘兄弟，擔負起這使命。歷史有此記載： 

 
兩兄弟一叫區利羅(Cyril)一叫麥托丟(Methodius) 
都在馬其頓的斯拉夫人附近長大，所以他們會說斯 
拉夫夫語。二人出發前，為從未寫成文字的斯拉夫 
語準備了一套字母，使歸信者能擁有用他們的語言 
寫成的福音書和禮拜儀式。這套叫作“格拉高里提 
克”(Glagolitic)的字母，是叫區利羅(Cyrillic) 
字母的先驅。這套以區利羅的名字命名的字母，就 
是現在東南歐洲和俄羅斯使用的斯拉夫書寫語言。 
有了這個工具，正統基督教和跟在一起的拜占庭文 
化得以在斯拉夫民族之間傳播。拜占庭文化為斯拉 
夫民族，特別是俄羅斯人決定了幾個世紀的主要發 
展路線。(基督教二千年史李伯明林牧野譯頁 316) 

 
這歷史的光輝篇章，不僅是福音在人間傳播的環節，更給
我們看見福音的方略，值得我們留意。有效的傳道方式，
必須是根據真理道，以話語講道，見證成爲肉身的道—耶
穌基督。靠神的恩典，聖靈的大能，如果主還沒有再來，
教會可以繼續進行，複製，有更多的成功故事。     



區利羅(Cyril,826-869)麥托丟(Mothodius,815-885)
曾被誣有異端嫌疑，得教廷洗雪。他們可稱“那美好的仗
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過了；所信的道我已經
守住了。”(提後四:7)他們以神的福音，“在神面前有能
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
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的心意奪回，使他
都順服基督。”(林後一 0:4,5)二兄弟逝世後，贏得“斯
拉夫民族福音的使徒”稱號，並列爲“聖徒”。他們的門
徒們，再繼續經由基輔，把東正教傳入俄羅斯，並在那裏
成長，散播。 

到了二十世紀，俄國廣袤萬里的大地上，經歷嚴寒的
冬天冰封，看不見一絲綠色。 

區利羅的字母，負載着福音的信息，隨着春風的翅膀
飛揚，煦育着黑暗裏的種子，像孔子的言論，融會在中國
人心中一樣，也進入列寧(Vladimir Lenin1870-1924)的
思想裏。 

在列寧故居的臥室，一切的陳設，都保持這偉人離世
的樣子，忠實沒有改變，以表示尊敬；桌上有一本打開的
聖經，標識着他最後的心思和情感。 

正如“耶和華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地享受安息；因
爲地土荒涼便守安息，直滿了七十年。”日期滿了，主興
起古列王(代下三六:21-23)。 

戈巴契夫(Mikhail Gorbchev,1931-)是蘇聯末後的領
導人，成爲轉移時代的俄羅斯聯邦首任總統。他的母親，
據説是虔誠的浸信會基督徒，每天為她的兒子祈禱。戈巴
契夫提倡光明，和平，民主。他雖然沒有成爲政治明星，
卻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不過，在許多年前，早就有人預言說：只要蘇聯的文
學，不禁絕托爾斯泰(Lev Tolstoy,1828-1910)，和道斯
託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1821-1881)的作品，基
督教就有明天。 

這話果然應驗了。因爲在他們的文學裏，蘊涵着基督
教信仰，是生命，是力量。 

這標識着區利羅字母和福音的勝利。“福”和“音”
是分不開的。斯拉夫文字裏，流動着福音的血液，傳送着
上面來的信息。 



現在的俄羅斯國旗，改換為白藍紅三色，代表基督教
理想的平等，博愛，自由，飄揚在廣袤萬里的國土上。這
世界上最大的國家，雖然還沒成爲理想的共和國，至少現
在沒有許多海外基地，也未公然進行侵略。 

期望有一天，春風吹起，俄羅斯會差遣宣教士，揚起
真理的旗幟，到海外宣揚福音，隨着太陽的脚步，從東向
西進，光照遍地。若出於神的旨意，在祂沒有難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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